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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行纪»锡兰及马八儿篇探析

何桢

摘　要:«马可波罗行纪»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享誉世界的东方见闻录,是中西

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马可波罗行纪»的第３卷记述了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各地

情况,其中以锡兰、马八儿篇记载最详.以锡兰篇为例,将其与相近时期其他文献对

勘,«马可波罗行纪»第３卷的真实性及史料价值自现.结合相关研究,能够进一步

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元代航海家亦黑迷失率领使团开通商路,求取佛钵、舍利

的过程;二是马可波罗到达锡兰及马八儿的时间;三是马可波罗返乡加入的使团取道

马八儿前往伊利汗国的内在原因. «马可波罗行纪»第３卷从中世纪欧洲人的视角,

呈现了元代海上贸易及交往的繁荣场景,是当代深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可忽视的珍

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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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 «马可波罗行纪»(以下简称 «行纪»)一经问世,就成

为广受关注的著作.«行纪»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从成书起一直争议至今.«行纪»关于蒙古

帝国特别是其元朝统治区域的记载,因为篇幅较长,历史信息丰富,往往成为研究讨论的焦

点.«行纪»的第３卷主要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东非及西亚沿海地区,由于其叙述较为

简略,以往国内有关研究相对少一些.其实,«行纪»第３卷真实呈现了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风貌,其中尤以锡兰和马八儿的记述最为详尽,弥补了其他历史文献的空白,有必要进一步深

化探讨.

一、«行纪»锡兰篇主要参照史料及其成书时间

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古时也称 “狮子国”“僧伽罗国”,与印度次大陆东南隔海相望,属海

上交通要地,自古与东西方颇多往来.在 «汉书» «梁书» «宋书»等正史以及东晋法显 «佛国

记»、唐代玄奘 «大唐西域记»等游记中均有记载.

１２世纪西班牙图德拉地区的犹太拉比本杰明曾在其旅行记中提到了锡兰甚至中国,但从其

内容看,本杰明是否真正到过锡兰及中国尚待考证[１].１３世纪的前７０年,随着蒙古势力向西扩

张,通过中亚陆路往来并留下旅行纪录的人士很多,诸如全真道士丘处机、契丹人耶律楚材、波

斯人志费尼、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法国教士鲁布鲁克、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等.

􀅰９０１􀅰



１２７１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自威尼斯启程前往中国,于１２９１年从泉州循海路返回意大

利,完成了分别通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实现洲际旅行的惊人壮举.马可波罗返乡后参加海战被

俘,被关于热那亚监狱中. «行纪»是他主要凭记忆追述,由狱友比萨人鲁斯蒂谦笔录而成的,

全书完稿于１２９８年[２]１１.«行纪»的第３卷是涉及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部重要文献,内容包

括东起日本、西至东非及波斯湾沿海诸地风土人情及物产风貌,其中以锡兰和南印度马八儿地区

的记载最为详细.

在 «行纪»成书之后百年间,同样涉及锡兰和印度的史料还有 «鄂多立克东游录» «岛夷志

略»«伊本􀅰白图泰游记»«瀛涯胜览»诸书.«鄂多立克东游录»由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口述于

１３３０年左右[３]２９.«岛夷志略»创作于１３４９年 (至正九年),最初作为附录编入吴鉴修撰的 «清

源续志»,其作者是江西南昌人汪大渊[４]２０１.«伊本􀅰白图泰游记»是由摩洛哥苏丹秘书伊本􀅰朱

赞根据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见闻记录编纂而成的,成书时间为１３５６年[５]２７. «瀛涯胜览»初稿

创作于１４１６年 (永乐十四年),作者马欢曾以通事 (即翻译)身份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６]３.就

成书时间而言,这些文献距 «行纪»最近的相差３０年左右,最远的相差１２０年左右,并不算久

远,因此相关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或比较.

二、«行纪»锡兰篇与其他史料之对勘

尽管包括 «行纪»在内的各史料在体裁、视角及内容方面差别很大,却普遍记录了锡兰别具

特色的自然环境与风俗物产,集中体现在居民与宗教、物产及饮食、宝石出产、亚当峰及其遗迹

四个方面.现摘录各书原文列表比较 (见表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马可波罗所述的锡兰岛风土人情与其他东西方旅行家的记载往往可以相互印证.比

如:«行纪»提到锡兰 “无麦而有米,亦有芝麻作油.食肉乳,而饮前述之树酒”,与 «伊本􀅰白

图泰游记»«瀛涯胜览»的说法一致;«行纪»对当地人形貌及盛产优质苏木的记录,也均有其他

材料证实.

第二,«行纪»全书有从贸易角度记录各地特产的偏好,锡兰篇也不例外.«行纪»与各史料

一致提到了锡兰产的名贵宝石,但马可波罗更进一步记录了元世祖忽必烈遣使礼求锡兰宝石的轶

事,这也表明 «行纪»并不仅仅是所谓的 “波斯贸易指南”.

第三,在１３—１４世纪,尽管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政权以及伊斯兰教的德里苏丹国先后控

制了印度南部,并对隔海相望的锡兰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佛教仍然是在锡兰占支配地位的宗教.

«行纪»对于锡兰佛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状况的记载,准确地反映了史实.

第四,海拔２２４３米的亚当峰,历来被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奉为神山[７].«行纪»对于亚

当峰作为佛教徒纪念释迦牟尼和穆斯林朝拜先知亚当之所,以及需援链攀登的描述是准确的,并

为其他史料所证实.不过马可波罗对释迦牟尼生平的记载有欠准确,且后文又将佛祖遗物混淆为

亚当所留[２]３７８,可能是受限于宗教知识或记忆有误,但已属难能可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证明 «行纪»锡兰篇的记载相当详细准确,并与其他文献形成了互证.

针对这些典籍的深化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古代斯里兰卡的历史面貌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中的

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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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行纪»锡兰篇与各史料对勘表

史料
对勘部分

居民与宗教 物产及饮食 宝石出产 亚当峰及其遗迹

«马可波

罗行纪»

彼等是偶像教徒,
裸体往来,仅掩盖

其下体而已.[２]３７６

然 若 需 要 士 卒,
则募别一国之回

教徒为之.[２]３７６

饶有苏木,世界

最良者也.[２]３７６

无麦而有米,亦

有芝麻作油.食

肉乳,而饮前述

之树酒.[２]３７６

兹请不言此事,请言世界最贵

重之物.应知此岛所产之红宝

石,他处无有,仅在此岛见之.
岛内亦有蓝宝石,黄宝石,紫

晶,及其他种种宝石.􀆺􀆺大

汗曾遣使臣礼求,请将此宝石

售出,请之甚切,致愿以任何

城市易之.国王答言,此宝祖

先传留,无论世界何物皆不足

以易.[２]３７６

尚应知者,锡兰岛中有一高山矗立,除用下

一法外,难登其巅:此岛之人系大而巨之链

数条于此山上,行人攀链以登.回教徒自称

此山乃是元祖阿聃 (Adam)之墓.然偶像教

徒,又断言是为世界第一偶像教徒葬身之所,
其名曰释迦牟尼不儿罕 (SagamoniBorcam),
据称是一大圣人.[２]３７６

尚应为君等言者,回教徒自远道来此巡礼,
谓其是阿聃.偶像教徒亦自远道来此巡礼,
如同基督教徒之赴加里思 (Galice)朝拜圣雅

各 (St．Jacques)者无异,据云确是王子如

前所述,而今尚存山中之牙发与钵,确是圣

者释迦牟尼之物.[２]３７７

«鄂多立

克 东 游

录»

那里掘出 最 好 的 红 宝 石;也

有上等钻石和其他许多珍宝.
水流入海处找得到上等珍珠.
故此俗话说这位国王的宝石

比世 上 任 何 其 他 国 王 的 都

要多.[３]６０

此国还有一座极大的山,据人说亚当就是在

上面哀悼其子达一百年之久.[３]５９Ｇ６０

«岛夷志

略»

(土人)聿然佛家

种子,寿多至 百

有余岁者.[４]２３６

产红石,土人

掘之.[４]２３６

叠山环翠,洋海横络.其山之

腰,有佛殿岿然,则释迦佛肉

身所在,民从而像之,迨今以

香花烛事之若存.[４]２３６

«伊本􀅰
白图泰

游记»

全城的税收都是

供佛的香火经费.
庙内居住的人和

过往的行人的开

销,都由这项 经

费供应.[５]３７７

城外有谢赫奥斯

曼 􀅰 设 拉 子 清

真 寺 .[５]３７４

岛 上 的 苏 木 也

很多.[５]３７３

他们的待客饭是

水牛犊肉,那是

在当地森林中猎

捕的,捕来还是

活的.还送来大

米、奶油、鱼类、
鸡和牛奶.[５]３７４

奇异的宝 石 是 红 宝 石,只 此

地才有,出 自 港 湾 者 最 为 名

贵.有的 是 挖 掘 而 得,锡 兰

岛全境皆 产 宝 石,所 有 矿 区

都有产生.[５]３７５

遥望岛上的赛兰迪布山峰高插入云,状 如

烟柱.[５]３７３

它是世界高山之一.􀆺􀆺去脚迹处的山路有

二:一称为父亲路,另称为母亲路.父亲、
母亲,即阿丹、哈娃二先知.􀆺􀆺前辈人在

山上凿出石阶,边立铁桩,上系铁链,便于

攀登.[５]３７６

珍贵的脚迹,是我们的始祖先知阿丹留在一

块黑石上的脚印,那石头位于一广场内.先

知的脚踏进石内,脚印处显得低凹,长为十

一拃.[５]３７７

«瀛涯胜

览»

国王系锁俚人氏,
崇 信 释 教,尊 敬

象、牛.[６]４６

男 子 上 身 赤 剥,
下 围 色 绿 手 巾,
加以压腰,满 身

毫毛俱剃净,止

留其发,用白 布

缠头.[６]４８

无酶酪、牛乳不

食 饭. 􀆺􀆺 米

谷、芝麻、绿豆皆

有,唯 无 面 麦.
椰 子 至 多,油、
酒、糖、饭,此 物

做造而食.[６]４８

此 山 内 出 红 雅 姑、青 雅 姑、
黄雅姑、青米蓝石、昔剌泥、
窟没蓝等 一 切 宝 石 皆 有,每

有大雨冲 出 土 流 下 沙 中,寻

拾则有.[６]４７

王居之侧有一大山,侵云高耸.山顶有人脚

迹一个,入石深二尺,长八尺余,云是人祖

阿聃圣人,即盘古之足迹也.[６]４７

三、元世祖遣使求取佛钵、舍利的地点和过程

«行纪»锡兰篇还记载了１２８４年元朝使臣前往锡兰求取佛祖释迦牟尼佛牙舍利及佛钵的重大

宗教事件,并描绘了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城以庄严仪式加以迎接的盛事.抄录如下: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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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大汗闻此山中有元祖阿聃之墓,而其所遗之牙发,供食之钵尚存,于是欲得

之,乃于一二八四年遣使臣往.使臣循海遵陆,抵锡兰岛;入谒国王,求得齿二粒,甚

巨.并得所遗之发及供食之钵,钵为绿色云斑石 (porphyre)质,甚美.大汗使臣获有

诸物后,欣然回国复命.及至大汗驻跸之汗八里城附近,命人请命于大汗,如何呈献诸

物.大汗闻讯大喜,命人往迎阿聃遗物.于是往迎并往致敬者人数甚众.大汗大礼庄严

接受之.相 传 此 钵 颇 有 功 效,置 一 人 之 食 肉 于 其 中 其 肉 足 食 五 人.大 汗 曾 面 试 之,

果验.[２]３７８

«行纪»提到的元世祖使臣应该是元代航海家亦黑迷失.«元史􀅰亦黑迷失传»一共有亦黑迷

失４次海外出使和１次远征爪哇的记载,其中１２８４年 (至元二十一年)第３次出使僧伽剌国

(锡兰)和１２８７年 (至元二十四年)第４次出使马八儿国原文如下:

二十 一 年,召 还.复 命 使 海 外 僧 迦 剌 国,观 佛 钵 舍 利,赐 以 玉 带、衣 服、鞍

辔.􀆺􀆺

二十四年,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浮海阻风,行一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遂

与其国人来贡方物,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８]８２６

１２８４年,亦黑迷失出使锡兰,“观佛钵舍利”;１２８７年,转而出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

马八儿国在印度东南沿海科罗曼德海岸,与锡兰隔海相望. “观”与 “取”居然不在一处,且取

到与否言之不详,反而转言获取良药、紫檀.按说,佛祖舍利世所罕见,历代锡兰国王更将之视

作王权正统的信物,锡兰舍利入元如此重大的事件, «元史»全篇除 «亦黑迷失传»外竟然再无

片语涉及,很不寻常.

元朝使臣是否取得佛宝,其他史料则说法不一.按 «岛夷志略»所载,尽管元朝三次遣使求

取,但最终连佛钵也未曾离开锡兰. “其佛前有一钵盂,非玉非铜非铁,色紫而润,敲之而有玻

璃声,故国初凡三遣使以取之.”[４]２３６

而元代佛教典籍 «佛祖历代通载»则与 «行纪»说法接近,不仅佛钵、舍利被进献至元大

都,而且元世祖确实曾下令隆重礼迎:

天竺进钵,帝取食前珍味,碎置钵中.内外侍从数满千人,各赐一粒,普令得沾如来钵

中之禅悦.

外邦贡佛舍利,帝云: “不独朕一人得福.”乃于南城彰义门高建门塔,普令往来皆得

顶戴.

帝每斋日,以南天竺佛钵,置七宝珍羞.澄湛观心,广修供养.[９]

上述 “天竺进钵”一条与 «行纪» “相传此钵颇有功效,置一人之食肉于其中,其肉足食五

人.大汗曾面试之,果验”[２]３７８说法应有关联.这表明,马可波罗此处看似传奇般的记载,却并

非无中生有.

学术界历来对亦黑迷失求取佛钵、舍利的地点和结果没有定论.杨志玖认为马可波罗可能是

把锡兰和马八儿两地混同了,但 «行记»内容与 «元史»所记相差无几[１０]２６Ｇ２７,可惜并未进一步

详论;陈得芝认为 “观”与 “取”佛钵、舍利都在锡兰,并认为亦黑迷失与马可波罗出使时间相

吻合,值得注意[１１];斯里兰卡学者索必德也认为 “观”与 “取”均发生在锡兰,并推测元廷仅

取回观瞻,事后又奉还锡兰[１２].

其实,«元史»所载１２８７年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而不是锡兰 “取”佛钵、舍利,并不是误

记.马八儿,元人也称 “西洋国”,史称 “潘迪亚王国”,于１２７９年攻灭朱罗王朝 (古称 “注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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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崛起,为泰米尔人政权[１３],是当时印度南部支配性的力量之一.１２７２—１２８４年,统治

锡兰的国王是布伐奈迦巴忽一世.他于１２８４年前后逝世,锡兰遂进入一段没有国王的混乱时

期[１４].在此期间,潘迪亚王国的入侵军队掠走佛牙舍利,将之带回南印度[１５].１２８４年,亦黑迷

失在锡兰 “观佛钵舍利”;１２８７年,他再次出使求取圣物时,佛牙舍利正好不在锡兰而在马八

儿.因此,«元史»的记载是准确的.

索必德认为,鉴于佛牙舍利对于锡兰和南印度的重大宗教、政治意义,仅凭亦黑迷失使团不

大可能完成求取任务,并且斯里兰卡、印度也没有相关资料佐证.因此,他进一步推论,亦黑迷

失使团求取到的可能只是佛祖圣物的复制品,本文予以认同.不过,索必德关于元廷取佛钵、舍

利而复还锡兰的观点,既无材料佐证,也非常理.

亦黑迷失未能求得佛祖舍利及佛钵原物,这就可以解释他 “大功告成”后并未立即奉宝物返

回,仍驻留当地 “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８]８２６的

异常举动.佛牙舍利被护送至大都后,元世祖也确实曾对其真伪存在过疑问.“帝问僧佛牙真伪,

僧无对.帝云:‘真伪自分明.诸人休错解.’”[９]

随后由于南洋通使频繁,佛钵、舍利真伪很快真相大白.亦黑迷失１２８７年取佛钵、舍利返

回后即获升迁,之后他虽屡献珍异之物,但直至元世祖逝世也未再获荣宠,当与此有关.这可能

也是 «元史»对于取得佛钵、舍利之后的情况记载阙如的原因,而 «行纪»对此事的记载是国外

文献中的孤证,非常难得.

四、马可波罗到访锡兰、马八儿的时间

马可波罗有时称锡兰为 “印度锡兰岛”[２]３７７,将其视为印度区域的一部分.«行纪»第一次提

到马可波罗的印度之行,是在忽必烈朝廷中遇见伊利汗国使者之前,这个使团的任务是为伊利汗

阿鲁浑迎娶一名新王妃.«行纪»记录了马可波罗一家加入该使团的过程:

会东鞑靼君主阿鲁浑之妃卜鲁罕 (Bolgana)死,遗命非其族人不得袭其位为阿鲁

浑妃.因是 阿 鲁 浑 遣 派 贵 人 曰 兀 剌 台 (Oulatai),曰 阿 卜 思 哈 (Apousca),曰 火 者

(Coja),三人,携带侍从甚盛,往大汗所,请赐故妃卜鲁罕之族女为阿鲁浑妃.

三人至大汗所,陈明来意.大汗待之优渥,召卜鲁罕族女名阔阔真 (Cogatra)者

来前.此女年十七岁,颇娇丽,大汗以示三使者,三使者喜,愿奉之归国.

会马可阁下出使自印度还,以其沿途所闻之事,所经之海,陈述于大汗前.三使者

见尼古剌玛窦马可皆是拉丁人,而聪明过人,拟携之同行.缘其计画拟取海路,恐陆道

跋涉 非 女 子 所 宜.加 以 此 辈 拉 丁 人 历 涉 印 度 海 诸 地,熟 悉 道 路 情 形,尤 愿 携 之

同往.[２]２９Ｇ３０

１９４１年,杨志玖对 «永乐大典»卷１９４１８所引 «经世大典􀅰站赤»一段公文进行了考证,认

为公文中前往伊利汗国的使团,就是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加入的护送阔阔真王妃的使团.他

还进一步推论出该使团于１２９１年 (至元二十八年)初从泉州离华[１０]３８Ｇ３９.此段公文原文如下: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

“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 、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

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

粮.”奉旨:勿与之![１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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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可知,至元二十七年 (１２９０年)三月,使团在大都奉旨后南下泉州,但直至八月仍

未出海.那么,马可波罗在大都遇见伊利汗国使者的时间,必不晚于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则至元

二十六年即１２８９年,他应尚在印度.马可波罗等人 “历涉印度海诸地”, «行纪»锡兰和马八儿

篇的记载又如此详细,他的印度之行所到之处应包括两地. «行纪»在提到圣徒托马斯在马八儿

国 “显灵”事件时,指出发生时间是１２８８年[２]３８９.此事虽可能是马可波罗听人转述的传闻,却

也可佐证他在１２８８年或之后不久到过马八儿.

«行纪»提到的第二次印度之行,即１２９１年年初,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随伊利汗国使团

自泉州出发,取道马八儿前往波斯.因护送王妃任务紧要,使团在到达印度前除在苏门答腊躲避

风浪停留５个月外[２]３６８,应未在沿途过多停留,所以 «行记»对这一段路程的记载也相当简略.

则该使团应在１２９１年年底,或１２９２年年内到达马八儿国.

因此,马可波罗到访锡兰、马八儿一带的时间应是１２８８—１２８９年出使印度、１２９１—１２９２年

左右前往伊利汗国途中.

五、马八儿成为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的成因

从泉州取道海路前往西亚的路途长达万里,有多条航线,停靠的港口也不止一处,为何早在

使团出发前,就已经确定必须经过马八儿前往伊利汗国呢? 这其实并非偶然,揭示了马八儿在元

代前期海上贸易及交往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元史»记载,元世祖一朝自１２７９年 (至元十六年)起,与马八儿之间的往来不下１４次[１６],

在南亚诸国中称冠.此外,马八儿几乎成了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海路往来的必经之地.晚至１３０４
年 (大德八年),伊利汗国使臣那怀向元朝朝贡仍取道马八儿[１７].

马八儿在元世祖一朝能够成为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不仅缘于其在印度南端的特殊地理

位置,更是与当地有利的政商环境有关.马八儿国与元朝之间的友好往来,以不阿里为代表的官

商集团贡献最巨.不阿里,时任马八儿宰相,出身穆斯林商业家族,世祖末期受召来到中国,于

１２９９年 (大德三年)逝世.其事迹以元刘敏中为其撰写的 «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为最详,
«元史»世祖、成宗本纪及马八儿传也多处提及.陈高华在 «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

一文中,引入朝鲜郑麟趾 «高丽史»有关材料,进一步弄清了不阿里的生平问题[１８].刘迎胜在

«从 ‹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一文中提出,不阿里虽身为马八儿宰

相,但出身回商,清楚蒙古帝国势力遍及东亚及中东地区,从自身利益出发,力图推动马八儿与

元朝往来,甚至不惜得罪马八儿最高统治者[１９].

不阿里更大的功绩是帮助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串联起了海上交通.«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

提到他 “复通好亲王阿八合、哈散二邸,凡朝廷二邸之使涉海道,恒预为具舟栰,必济乃

已”[１８].亲王阿八合、哈散即伊利汗国的阿八哈汗及合赞汗.伊利汗国统治中心虽远在波斯,但

其创始人旭烈兀和元世祖忽必烈均为拖雷之子,与元廷一向联系紧密.然而自窝阔台汗后裔海都

作乱后,元朝与伊利汗国均受其袭扰[２]４３３Ｇ４４０.１２８９年,世祖为解决海都之乱甚至不惜率军亲征,

然而直至逝世仍未竟功,海都之乱最终平息已经是１３０６年 (大德十年).在此期间,元朝与伊利

汗国间的陆上往来受战争影响多次中断[２０].因此,１２９１年马可波罗参加的使团改走海上丝绸之

路,通过马八儿国前往伊利汗国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马可波罗一行到达时,不阿里尚在马八儿. «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记载了元廷遣别帖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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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等人召不阿里来华一事.«元史»虽未提及别帖木儿等人出使的任务,却有其出发的准确时间.

“(至元二十八年,九月辛酉)以别铁木儿、亦列失金为礼部侍郎,使马八儿国.”[８]１１０乘船前往马

八儿,应在每年１１月至次年４月间南海季风吹向西南方向期间出行,否则其他大部分月份主要

是东北方向季风[２１].既然别帖木儿使团于至元二十八年九月从大都出发,当在至元二十八年年

底或次年年初出海,这已是马可波罗等人出发一年之后了,不可能先其到达.

凡元朝路过马八儿前往伊利汗国的使者,不阿里均会提供帮助,更不用说护送伊利汗国王妃

这样重要的使团了.故马可波罗一行到达马八儿后,必然得到了不阿里等地方政商势力的接待和

帮助.借此便利条件,马可波罗对马八儿政治、宗教、社会的观察非常深入,尤其是关于马八儿

国 “五王共治”[２]３８１Ｇ３８２统治结构的描述,可对 «元史􀅰马八儿传»[８]１１９６等元代史料进行补充.

综上所述,马可波罗加入的伊利汗国使团取道马八儿国前往波斯,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路线,

而是元廷经多年经略,在马八儿国获得了以不阿里为代表的重要政商势力的大力支持,通往印

度、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元世祖末年较为繁荣稳定的结果.

六、余论

蒙古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一方面,带来了残酷的战争和破坏;另一方面,却间接疏通了洲际

间的陆路、海上交通.大量的商人、使者、宗教人士及旅行家们借此踏上了以往令人望而生畏的

漫长旅程,向着世界另一端前行.马可波罗不是元代首个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行纪»也不是首

份西方人撰写的东方记录,但是马可波罗通过其 «行纪»奏响了那个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强

音.而 «行纪»第３卷所描绘的沿海各国间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繁荣景象,充分证明了推动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事业的历史必要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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